
土木 、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 程泰宁

　 　 Cheng Taining

程泰宁 　 建筑学专家 。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９
日出生 ，江苏省南京市人 。 １９５６ 年毕业于东南
大学 。 中国联合工程公司总建筑师 ，中联 · 程
泰宁建筑设计研究院主持人 。 参加北京人民大
会堂等重大工程的方案设计 ，主持了杭州铁路
新客站 、加纳国家剧院等国内外重要工程 ６０ 余
项 。 ３ 项作品入选世界建筑师大会“当代中国
建筑展” ，获建筑创作成就奖 。 ２００４ 年 ，杭州铁
路新客站 、黄龙饭店入选“中华百年建筑经典” 。
在国外的两项工程入选国际建协主编的枟２０ 世
纪世界建筑精品选枠 。 “立足此时 、立足此地 、立
足自己”的创作主张以及富于原创精神的作品 ，
为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。 ２０００
年被评为中国工程设计大师 。 获全国优秀设计
奖 ３ 项 ，省部级特等奖 、一等奖 ８ 项 。 ２００４ 年
获梁思成建筑奖 。 出版著作 ３ 部 。 ２００５ 年当
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。

（一）

我于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生于南京 。 不久 ，抗日
战争爆发 ，随家避难到了四川 ，在雄奇与秀丽兼
而有之的巴山蜀水之间度过了我的童年时代 。
直到抗战胜利 ，我才回到故乡 。 在上海读完初
中 ，并且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。 那年 ，我 １３ 岁 。

１９５２ 年 ，我从上海肇光中学毕业 。 高中毕
业后报考什么专业呢 ？ 从小学开始 ，我的语文
成绩一直较好 ，何况我还常常给报纸写点通讯 ，
因此 ，我想报考文科 ，老师和好朋友也鼓励我

“走文学的道路” 。 但是这个意见遭到父亲的反
对 ，他希望我考工科 。 我犯难了 。 正在这个时
候 ，我的一位原中央大学艺术系毕业的姑姑来
到我家 ，她说“中大”的建筑系很有名 ，建筑学属
工科又和文艺有关 ，对我很合适 。 这个“折中”
的意见很快为各方面所接受 。 这样 ，我就在
１９５２ 年秋天 ，踏进了南京工学院（原中央大学）
那带有西洋古典气息的校园 ，成了建筑系的一
名学生 。

很明显 ，这不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，可以说 ，
我是浑浑噩噩地闯进了建筑艺术殿堂的 。 由于
对建筑毫无了解 ，又没有美术基础 ，因此第一学
期我的素描和设计成绩常常得三分 。 比起班上
几位早就受过建筑熏陶的同学来 ，差距很明显 。
当他们把画好的水彩画或渲染图放在窗台上供

同学们欣赏时 ，既引起了我的叹羡 ，更激起了我
赶上去的决心 。 我暗地里向他们学习 ，更注意
聆听杨廷宝 、童寯 、刘光华以及李剑晨等一些老
先生的课程 。 每逢寒暑假回到上海 ，我不是去
外面写生就是把自己关在家里作画 。 盛夏 ，上
海的亭子间是燠热的 ，但沉浸在线条和色彩中
的我 ，却似乎忘了这一切 ，为此 ，曾多次受到祖
母充满慈爱之情的责备 。 每当假期结束 ，小小
亭子间的四壁也贴满了大幅小幅的水彩和素

描 。 就这样 ，成绩慢慢追了上来 。 在这场始于
好胜心的学习竞赛中 ，不仅使我在学习的后两
年获得了两枚优秀生奖章 ，更主要的是 ，我终于
迷上了建筑 。

（二）

１９５６ 年 ８ 月 ，大学毕业了 ，分配到中国科
学院土建研究所 。 旋因机构合并 ，又通知我到
中国建筑科学院筹备处报到 。这是由国家建委
筹建的一个新单位 ，科技人员不多而且大部分
是毕业不久的年轻人 。 正当我们摸索着进行工
作的时候 ，就开始了反右运动 ，由于 “表现不
好” ，运动后期 ，我和一批同志被下放到广东江
门糖厂工地 ，并被要求“长期扎根” 。
·８９３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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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起当时有些被打成右派的同志来 ，下放 ，
当然算不了什么打击 ，但对一个刚刚走上社会 ，
并想在专业上有所发挥的年轻人来说 ，也不可
能像要求的那样“愉快安心” 。 生活条件的变
化 ，身体不好的困难都可以适应克服 ，而脱离心
爱的专业所产生的失落感却经常困扰自己 。 当
然 ，生活还算是公平的 ，过去从未接触过的美丽
的南国风光多少也驱散了一些心中的阴霾 。 在
这段时间 ，面对婉约清丽的西江山水 ，我画了不
少水彩画 。 八个月过去了 ，突然宣布我们回北
京工作 ，我带着可以重上战场的欣喜 ，夹杂着在
工地上被批判为“右派边缘”的沉重而复杂的心
情 ，离开了江门 。 这时已是 １９５８年 ８ 月 。

（三）

回到北京 ，一股大建设的热潮扑面而来 ，首
都国庆工程建设开始了 ，紧张而热烈的气氛使
我心中的不快一扫而光 ，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 。
由于机构变化 ，原有的机构撤销 ，此时 ，我作为
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工民建研究室的一

员 ，先后参加了国家歌剧院 、国家体育场以及人
民大会堂的方案设计工作 。 其中歌剧院及体育
场只作了一轮方案即告下马 ，工程未能落实 。
但结合国家体育场视线设计问题 ，曾进行了一
些研究工作 ，并与姬星洲 、蔡体方 、谢光昭同志
合作写成枟大型运动场视觉质量问题的研究枠一
文 ，在建筑学报发表 。

至于人民大会堂 ，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承
担设计 。建研院 、清华大学 、北京工业建筑设计
院三单位主要是在设计过程中 ，根据中央领导
同志以及各方面的意见提供建议性方案 。在建
研院 ，由王华彬总工程师负责 ，具体由我参加 。
工程建成后 ，我参加验收委员会工作 ，为建筑组
秘书 ，组长为汪之力 、杨廷宝 、张镈三位先生 。

北京国庆工程建设高潮尚未过去 ，建研院
又在全国各地接受了一些任务 。 １９５９ 年 ，我们
承担了山东工业展览馆的设计任务 ，建筑面积
２万 m２ ，我被指定为工程主持人 。 此工程由华

东工业建筑设计院配合作施工图 ，但施工图完
成后 ，正值全国基建调整 ，半途下马 。

１９６０ 年 ３ 月 ，铁道部和中国铁道学会举办
了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建筑全国设计竞赛 。 经过
评选 ，在全国 １７ 个单位所提的 ５８ 个方案中选
出了三个方案 ，其中包括我作的方案 。 经过在
北京公开征求意见和再一轮评选 ，最后由中央
领导同志审定 ，由南京工学院的一个方案与我
所作的方案进行综合 ，１９６０ 年 ９ 月 ，我代表建
研院与南京工学院钟训正先生等具体进行最后

方案的修改和综合工作 。 目前的南京长江大桥
桥头建筑 ，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方案建造的 。

１９６０ 年以后 ，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 。 大
型公共建筑基本停建 ，但我总是抓住一切能够
做方案的机会 。 １９６３ 年 ，中国建筑学会组织各
设计科研单位 、高等学校参加古巴吉隆滩胜利
纪念碑国际竞赛 ，建研院抽调我和另三位同志
参加 ，最后在我提出的方案的基础上修改定稿 ，
代表建研院参加竞赛 。 国内评选时 ，需在全国
各单位提出的 ７０ 余份方案中选送 ２０ 份出国 ，
评委会两次投票 ，我们的方案分别以票数第一 、
第二的成绩被选中 。此方案虽在国际评选中落
选 ，但通过此次竞赛 ，对国外纪念性建筑的设计
理论与手法进行了一些探索研究 ，这对开阔视
野 、丰富自己的创作构思仍有一定帮助 。

在这个期间 ，除设计工作外 ，也搞了一些研
究工作 。 当时 ，我是国家科学发展十年规划公
共建筑部分的负责人之一 ，１９６１ 年 ，建研院与
北京市建筑设计院 、清华大学 、北京建筑工程学
院联合对装配式住宅的一些课题进行研究 。曾
由我负责并执笔写成枟装配式住宅艺术处理的
探讨枠一文在建筑学报发表 。 １９６２ 年 ，由建研
院与铁路专业设计院主编 、全国 ２０多个单位参
加编写枟铁路旅客站建筑设计枠一书 ，我是三个
负责人之一 。 为编写此书 ，历时近三年 ，做了大
量工作至 １９６４年底完成 ，惜因设计革命化运动
及“文革”接踵而来 ，未及鉴定付印 。 １９７４ 年 ，
方由铁三院负责修改整理出版 。
·９９３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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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

从 １９５８ 年至 １９６４ 年 ，是我设计经历中一
个重要时期 。 虽然在建研院由于对如何处理设
计与研究的关系存在争论 ，以致搞了很多工程
却甚少落实 ，但是 ，在此期间 ，我不仅有机会参
加多种类型的大型公共建筑方案设计 ，担任过
一些大型科研设计项目的负责人 ，而且还有条
件对国内外建筑理论和文献资料进行较广泛的

学习和研讨 。 我还利用业余时间涉猎了文艺 、
美学 、历代画论等中外文艺理论书籍 。 回忆起
来 ，通过这段的实践和学习 ，自己的创作能力 、
业务素质都有明显的提高 ，为我的技术发展打
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。 由于工作表现优异 ，我
历次被评为建工部（现建设部）红旗青年 ，１９６１
年获得中央国家机关团委表彰 。

那几年 ，生活单纯而美好 ，对于工作学习充
满了激情 。 当时对我们一些年青人来说 ，似乎
不存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的概念 ，遇到设计任
务紧张的时候 ，通宵加班是经常的 、理所当然的
事情 。 记得搞国家体育场方案 ，一天下午快下
班的时候 ，王华彬总工程师告诉我 ，第二天要开
方案讨论会 ，我们的方案缺少总图和鸟瞰图 ，要
赶紧补上 。 当时我根本没有想这样的工作量能
不能在一夜之间完成 ，一口答应下来 ，经过一个
通宵 ，从总体布置的考虑 、草稿的推敲 ，直到整
个鸟瞰图的绘制居然完成了 ，当我画完最后一
笔 ，窗外的树木和建筑物也在晨曦中展显出它
们朦胧的轮廓 ，我的心情也和周围世界一样 ，宁
静而又充满活力 。 搞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建筑 、
古巴吉隆滩纪念碑设计竞赛等任务 ，往往还需
要连续几天通宵加班 ，半夜三四点钟是最困乏
的时候 ，有时困得连画笔都捏不住掉在了地上 ，
但只要稍稍活动一下马上又清醒过来继续下

去 ，直到工作完成 。 当然在工作中也遇到过很
多困难 ，而对于年轻气盛的我 ，困难似乎是一个
磨炼甚至显示自己力量的机会 ，因此在一次次
困难被克服以后 ，增强了我对工作的自信和争

取另一次拼搏机会的强烈愿望 ，我惊异而高兴
地发现人的潜力之大 。 当时我曾天真地想 ，我
才 ２０几岁 ，这一辈子我将能做多少事情啊 ！

但是 ，生活比我所想的要复杂得多了 。 正
当我扯起风帆向我所向往的建筑学的“南海”进
发的时候 ，一场大风暴把我远远甩出了航道 ，我
又一次离开了自己的专业 ，这一次不是八个月 ，
而是整整十年 。

（五）

作为这场大风暴的前奏 ，１９６４ 年在全国开
展了设计革命化运动 。 在建研院 ，这场运动的
“成果”就是撤销了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城乡
建筑研究室和历史与理论研究室 。我在去兰州
搞了半年多“四清”运动以后 ，和一部分同志调
到了标准设计研究所 。 不久 ，史无前例的“文化
大革命”开始了 ，这时我 ２９ 岁 。 像许多和我差
不多年龄的人一样 ，我虔诚过 ，也迷惘过 ，在我
还没有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，１９７０ 年
底 ，建工部所属的十个科研设计单位撤销了 ，我
们和这些单位的 ２０ 几位同志 ，由河南干校被分
配到山西省临汾地区设计室 。

（六）

临汾 ，当时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城市 。 我
们刚到那里 ，当地的同志将这座城市诙谐地给
我们作了一番描绘 ：“一条马路三座楼 ，一个警
察管两头 ，招待所 ，没枕头 ，一日三餐啃窝
头 … … ”这当然有些言过其实 ，但是 ，由北京到
临汾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变化 ，何况在那个“左”
得“可爱”的年代里 ，我们这批由“五七”干校出
来的“处理品”的境遇也是可以想见的 。 不过这
一切对于一个长期脱离专业急于工作的人来

说 ，都算不了什么 ，而使我最感沮丧的是周围对
我们工作的不理解 。领导第一次接见我们的时
候就问 ：“你们是搞设计的 ？ 会设计水渠 、桥梁
吗 ？”还有一次我去医院看病 ，医生边填写病历
边问我 ：
·００４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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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干什么工作的 ？”
“搞设计 。”
“设计 ？什么设计 ？”
“建筑设计 。”
医院抬头望了望我 ，冷冷地说 ：
“盖房子还要设计 ？”
使人沮丧的第二件事就是有相当长的一段

时间内没有工作 。 到临汾的头三年 ，我搞过几
个小厂 、仓库 、营房的设计 ，为了争取一个小化
肥厂的设计任务 ，我甚至买了小化肥丛书准备
自己搞工艺 。 但这些工程都落空了 ，在此期间 ，
唯一落实建成的是一个公共厕所 ！ 从某种角度
说 ，这也是我设计生涯中的“处女作”了 。

直到 １９７４ 年 ，我终于接到临汾东风饭店的
设计任务 。 这虽然是一个只有 ４ ５００ m２ 的普

通社会旅馆 ，但当时对于我却已是一个极其珍
贵的创作机会 。 在这个设计中我根据中小型旅
馆的特点 ，在“少花钱 、多办事 、办好事”方面作
了点文章 ，取得了一些效果 。 后来（１９７８ 年） ，
中国建筑学会在广州召开旅馆设计经验交流

会 ，我曾就这个工作在大会上作了介绍 ，会后整
理成文在建筑学报发表 。

由于大家的努力和临汾一些工程的建成 ，
地区设计室的影响也慢慢在扩大 。 １９７４ 年以
后 ，我主要承担地区以外的工程 。 先后完成了
邮电部第七研究所研究楼和解放军 ２７７ 医院的
设计任务 。 １９７５ 年底 ，临汾地区设计室又接受
了太原云山饭店（当时称革命饭店）的设计任
务 。 饭店约 １８ ０００ m２ ，地面上下共 １６层 ，是当
时太原最高的建筑物 。 一个地区设计室 ，到省
城承接这样的工程 ，无论对单位或是对我个人 ，
既有一定压力 ，也是一个考验 。 何况当时除北
京 、广州正在建设一些高层旅馆外 ，可资借鉴的
经验也不多 。 因此 ，在设计前后 ，我们作了反复
的调查研究 ，在建筑造型 ，以及建筑与雕塑 、绘
画的结合上 ，也作了一些尝试 。 这个工程建成
后 ，获 ７０年代全国优秀设计表扬奖 。 与广州矿
泉别墅 、东方宾馆同为三个获奖的旅馆项目

之一 。
１９７９ 年 ，通过设计竞赛 ，我们又接受了太

原山西省人大工程设计任务 。 这个工程 ，也是
我在山西工作期间所搞的最后一个工程 。 在画
完了最后一张图的第三天 ，也是入党申请刚被
批准不久 ，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告别了生活和工
作十年的临汾 。

（七）

人说往事如烟 ，而我在山西十年中所走的
每一步 ，却如刀劈斧砍般的清晰深刻 。 刚到临
汾 ，我立即意识到在我面前摆着两条路 ，一条是
丢开业务上的抱负 ，安下心来在这个小城市工
作下去 ；另一条 ，则是凭借自己的努力 ，闯出一
条路来 ，继续向技术上的高峰攀登 。 但是 ，结合
当时现实 ，后一条道路是如何的缥缈虚空啊 ！
正如我和临汾美术界的朋友常谈起的 ：搞文艺
的人可以扎根基层积累生活 ，利用纸笔画布照
样可以创作出一流的艺术作品 ，而搞建筑 ，如果
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，没有及时的信息传递 ，特
别是没有业主和周围的理解支持 ，要想在创作
上搞出点名堂来实在是谈何容易 ！你总不能在
公共厕所或站台仓库中“创造”什么空间和意境
吧 。 另外 ，我心里很明白 ，和当时建工部下放的
很多同志不同 ，在建筑界 ，我不过是一个无名小
卒 ，我不能指望政策的照顾或领导的援手调回
北京 ，改变自己的环境 ——— 这在 １９７３ 年一部分
同志陆续调回北京后就更加明确了 ，我必须首
先靠自己 。我想 ：人生犹如一场长距离赛跑 ，有
的人始终跑里圈 ，顺利而从容 ；有的人跑外圈 ，
在拥挤的人群中磕磕碰碰艰难地前进 ；而有的
人则由于种种原因被甩出了竞赛的圈子甚至倒

地不起 。 我“出身不好”而又 “顽强地表现自
己” ，以致在两次政治运动中都被“甩”了出来 。
但是 ，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 ，我还是相信中国终
究是需要建筑的 ，我在业务上有一定实力 ，总有
能够发挥作用的一天 。 在人生的竞赛中 ，我决
不自认失败 ，我相信我能“闯”出来 。 因此 ，这十
·１０４·



土木 、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 程泰宁

年 ，尽管临汾僻处一隅 ，学习条件十分不好 ，但
我却反而利用这个“世外桃源” ，终日神游于这
狭小而又广阔的创作世界之中 ，早晨和我爱人
谈的第一句话常常就是夜里想到的设计中的某

一个具体问题 ，以至她曾开玩笑地说 ：你不必娶
老婆 ，只要找一个能替你烧饭又能跟你讨论设
计问题的徒弟就行了 。 事实上 ，年迈的在上海
的父母亲帮我们解除了照顾孩子的后顾之忧 ，
简单的生活 ，使我们能将主要精力集中到工作
上来 。 在太原云山饭店搞现场设计时 ，我给自
己定下了一条规定 ，每晚十二时以前决不停笔 ，
星期日也不休息 。所以今天回忆起来 ，可以说 ，
在山西 １０ 年 ，我没有白白浪费时间 ，随着一个
个工程的建成 ，我的业务锻炼更为全面 ，我也逐
渐为人所了解了 。

写到这里 ，我不禁又一次地想起了在山西
一起工作的同志 。我不仅想到当时在临汾设计
室工作的陶逸钟 、严星华 、叶湘菡等同志给我的
帮助和关心 ，而且想起了太原 、临汾的建筑界和
美术界的很多同志以及省市主要领导 。 当时 ，
我没有名气 ，也没有官衔 ，更谈不上对他们有什
么好处 ，但是 ，他们一旦了解我以后 ，给了我多
方面的支持 。 他们并不因为我们是“外来户”或
者是“山沟沟”（指临汾）来的而歧视排外 ，而总
是多方面支持鼓励 ，为我排除干扰 、创造条件 ，
甚至我最后能够调出山西 ，还是得力于当时山
西省委书记武光汤同志和省政府 、省人大几位
领导同志的帮助 … … 这十年使我深深体会到 ，
一个良好社会环境对一个人 ，特别是一个身处
逆境的人的成长和发展是多么重要啊 ！

虽然有上面这些条件 ，但考虑种种原因 ，我
还是要求调离山西 。 经过长期的努力 ———其曲
折过程完全可以写一篇报告文学 ——— 到 １９８０
年才开始有所松动 。 那时北京 、天津 、杭州等城
市的好几个单位来函来人商调 ，我有过犹豫 。
我可以回北京原单位 ，建工部设计局王挺局长
也再三要我去他那里工作 ，但也许是“文革”的
“阴影”太深了 ，也许是切盼有一个安定的工作

环境 ，在反复考虑了一年之后 ，决定去一个完全
陌生的地方 ———杭州 。 就这样 ，１９８１ 年 ３ 月 ，
我调到了杭州市建筑设计院 。

（八）

来到杭州市建筑设计院做的第一个工程就

是杭州百货大楼 。 实际上 ，１９８０ 年秋 ，在我调
来杭州以前 ，市院就“借”我来杭州参加杭州百
货大楼方案竞赛 ，结果 ，以我为主的方案获一等
奖 ，因此 ，到院后很快接上了任务 。并且在大家
的努力下 ，以较快的速度完成了扩初设计和施
工图设计 。可惜在即将施工的时候 ，由于规模
突然改变 ，７００ 多张施工图成了废纸 ，这是一件
十分遗憾的事情 。

有遗憾 ，也有机遇 ，由于对外开放和旅游事
业的发展 ，１９８２ 年前后 ，杭州开始与外商谈判
合资建造旅游宾馆 ，第一批项目有两个 ，即与日
商合资的友好饭店和与港商合资的黄龙饭店 。

友好饭店规模为 ２１０ 间客户 ，建筑面积约
１７ ０００ m２ 。 开始由中日双方各出方案 ，日方在
看了我们的方案后表示愿意委托我院设计 。而
黄龙饭店的情况则复杂得多 ，这个饭店是杭州
最大的旅游旅馆 ，共有客户 ５７０ 间 ，建筑面积
４３ ０００ m２ 。 最初由美商投资并由美国著名建
筑师贝克特设计 。 我们在看了美国及我国香港
建筑师的方案后 ，总感到方案对环境考虑不够 ，
因此“毛遂自荐”要求参加设计方案比选 。 经过
一番曲折 ，也听了各种嘲讽 ，这个要求在市领导
的支持下终于被接受了 。 我和设计组的同志都
意识到 ，这不是一般的设计竞赛 ，而是一场技术
和意志的挑战 ，大家团结协作 、全力以赴 ，经过
几十个方案的分析比较 ，最后拿出三个方案参
加评选 。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 ，经国家旅游总局组织在
京专家评议 ，并经省市领导审定 ，决定采用我院
第一方案 ，并商定由我院承担建筑 、结构设计 ，
香港建筑师承担室内设计 。 黄龙饭店于 １９８７
年建成 ，中国建筑学会专门为此召开了创作座
谈会 ，１９９０ 年获国家优秀设计铜奖及中国建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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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会创作奖 。

（九）

就在黄龙饭店和友好饭店进行扩初和施工

图设计的过程中 ，杭州市建筑设计院的机构发
生了变化 ，１９８４ 年底 ，我担任杭州市建筑设计
院院长兼总建筑师 ，由于行政工作相当繁杂 ，在
此后的七八年中 ，已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设
计工作上 ，只能采取集中时间 、短期突击的方
法 ，作了几个项目的设计 。

为了锻炼队伍 、扩大院的业务范围和影响 ，
同时也为了摆脱杭州工作极不顺利的局面 ，我
想向海外市场开拓 ，不久有了一次机会 。 １９８５
年底 ，由我国援建的加纳国家剧场进行全国设
计招标 ，当时我正出差上海 ，听到这个消息时 ，
离报名截止时期只有两天 ，我立即给经贸部有
关领导发了急电要求参加 ，结果我们参加投标
并中了标 。 虽然以后的设计过程有一番曲折 ，
但方案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。 １９９２ 年剧院
建成后 ，国内外均有较好评价 ，它也可以说是我
的创作生涯中一件有意义的作品 。

继加纳国家剧院以后 ，杭州市院连续承接
了几个援外项目 ，我也和几位同志合作 ，在
１９８９年参加了马里会议大厦的设计邀请招标 ，
结果中标承担项目设计 ，工程于 １９９４ 年建成 。

加纳 、马里这两个项目的建成 ，院里很多同
志出了力 ，由于是在国外施工 ，图纸要求细致 ，
一个万余平方米的工程施工图纸近千张 。应该
说 ，能够在所要求的短时间内完成这样大的工
作量完全是大家拼出来的 。 特别是很多同志去
国外现场配合 ，条件艰苦 ，担子沉重 ，有的同志
一去两三年 ，回来时憔悴得脱了形 ，看到这些 ，
深深感受到了做好一个工程离不开很多人的努

力 ，敬业精神和团队精神永远是做好工作 ———
包括搞好创作所必需的 。

在 １９８１ 年至 １９９１ 年这段时间内 ，我所承
担的为数不多的项目 ——— 包括“黄龙” 、“友好”
以及马里 、加纳工程在内 ，毫无例外 ，都是通过

设计招标或设计竞赛获得的 ，这对我无疑是一
个锻炼 ，但一个颇值得玩味的现象是 ，就在与境
外著名建筑师或与国内一些主要设计单位竞标

并全部中标的同时 ，我所参加的省 、市内几个工
程的投标或议标 ，却毫无例外地落选了 。 其中
特别是 １９９０ 年参加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方案招
标而未能中标 ，令人意外 。 为了做好方案 ，我们
在余姚现场工作了十天 ，在反复体验并阅读大
量资料后 ，逐步形成方案的构思 ，应该说 ，这是
一件有内涵 、有品位的作品 ，但最后却无法实
现 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——— 不止是我个人的
遗憾 。

在此期间 ，我还参与了北京 、山西 、内蒙等
地一些工程的方案设计工作 。 １９９１ 年 ，我参加
建设部专家组赴包头考察 ，当地领导邀请我们
为该市阿尔丁广场作规划 ，并要求我们对内蒙
建筑风格作一些探索 。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，
我们花了三天时间作了几个规划方案 ，并勾画
了几个工程的构思草图 ，经评议 ，决定按我提出
的方案继续深入 。 后来 ，杭州市院与包头市规
划局合作提出了阿尔丁广场规划方案 ，建设部
规划司参与了该方案的审定 。但我们包头两个
工程所作的方案以及此前为北京 、山西工程所
作的方案却因投资等问题未能落实 ，甚为遗憾 。

从 １９８１ 年调来杭州的前十年中 ，由于各种
原因 ，我作的设计不多 ，建成的更少 ，但和过去
所做的设计比较 ，我觉得我在建筑创作上已逐
渐进入一个较为自由的阶段 ，作品中的“自己”
逐渐凸显出来 ，黄龙饭店 、加纳国家剧院 、河姆
渡遗址博物馆方案等 ，风格完全不同 ，但都是我
对这些项目作出的自己的诠释 ，“黄龙” 、“加
纳” 、“马里”先后获得了各种奖 ，尽管评奖有时
并不一定能体现作品的真正价值 ，但总的说来 ，
也可看作是社会对自己的探索的一种认可吧 。

除了设计工作外 ，这些年 ，我参加了国内外
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 ，并多次发表论文 ，同时我
也担任了一些国际设计竞赛的评委 ，１９８９ 年 、
１９９３ 年出席国际建协 １６ 、１８ 次大会和 １７ 次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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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会议 。参加这些活动 ，对我都是一种有益的
经历 。

虽然工作做得不多 ，有关方面还是给了我
不少荣誉 ，１９９０ 年 ，人事部授予我“国家级有突
出贡献专家”称号 ，１９９１ 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，
１９９２年获杭州市科技重奖 。

（十）

１９８４ 年至 １９９１ 年 ，在担任院长工作期间 ，
我的主要精力放在院的行政领导工作上 ，尽管
从事行政工作不是我的愿望 ，但领受着全院同
志的重托 ，我必须尽心尽力地把院里的工作搞
好 。 针对当时的形势和环境 ，我们提出了一个
口号 ：“立足杭州 ，面向全国 ，创造条件打入国际
市场 ，力争在短期内跨入全国一流设计院的行
列” 。 对于当时的杭州市院提出这个目标 ，似乎
有点脱离实际 ，但我坚持认为 ：要搞好一个单
位 ，首先需有一个高定位 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，
我们还提出了“稳定产值 ，重点抓质量 ，围绕院
风 、院纪 、院容的整顿 ，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”
的工作方针 。 经过全院同志几年的努力 ，杭州
市建筑设计院的面貌有了明显的变化 ，全院的
凝聚力加强了 ，内部管理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，
１９８６年 ，我院被建设部列为全国全面质量管理
八个试点单位之一 ，１９８８ 年在华东地区第一个
通过全面质量管理验收 。 与此同时 ，院业务范
围也有进一步拓展 ，我们不仅在全国八个省市
承接了一些当地的重要工程 ，而且在三个国家
承接了四个援外项目 ，不少项目获了奖 ，通过工
程的锻炼和一批同志出国考察 ，队伍的素质有
很大提高 ，杭州市建筑设计院从一个名不见经
传的设计院 ，逐渐为同行所知了 。

院的工作能够有起色 ，靠的是全院同志的
共同努力 ，但我深切感受到的是领导班子所起
的作用 。姚建华 、叶湘菡 、刘卫 、陈忠麟等同志
在工作上给了我极大的支持 。 尽管我们在工作
中也有不同看法 ，但却绝不存在很多单位存在
的人际关系等矛盾 。 这样 ，我们就能够在没有

内耗的情况下 ，按照一个目标进行工作 ，并能应
付社会上各种思潮和事件的冲击 。 １９８４ 年担
任院长初期 ，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是一般人很难
体会的 ，１９８５ 年及 １９８７ 年设计领域中两次刮
起“向钱看”的歪风 ，对设计单位的冲击也相当
强劲 ，但大家认识一致 ，同舟共济 ，硬是撑了下
来 ，并且逐渐打开了工作局面 。 回想起这些 ，对
于那些和我合作共事的同志 ，至今仍然满怀感
激之情 。

当然 ，在中国 ，一个人或者一个单位要把工
作搞上去 ，除了本单位这个小环境以外 ，理顺社
会这个大环境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。 应该说 ，
在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以后 ，杭州市院的工作
逐渐得到了周围的理解和支持 。 其中特别是当
时建设部设计局先后两任局长龚德顺 、张钦楠
先生 ，建设部 、中国建筑学会以及杭州市的有关
领导和同志 ，对于杭州市院以及我个人的工作 ，
给予了很多具体的 、有力的帮助 ，如果没有他们
的支持和帮助 ，杭州市院要在短短的几年内开
拓出那样的局面是不可想象的 。

随着院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轨 ，摆脱行政工
作 、集中精力搞设计的愿望也逐渐强烈起来 ，经
过多次要求 ，１９９１ 年 ，领导上终于同意我辞去
院长职务 。

（十一）

对于我不愿做“官” ，历来有些议论 ，褒贬不
一 。 其实 ，这个问题对我来说 ，十分简单明了 。
从青年时代起 ，我就认定建筑创作是我终身的
事业 ，一项融于思想 、化入血液的事业 ，历次运
动后的下放或调动 ，都不能浇灭我从事建筑创
作的希望之火 。 改革开放后有了那么好的条
件 ，我怎么能轻易地脱离专业呢 ？

这里 ，也涉及一个人人生道路的选择问题 。
从 １９７９ 年到 １９８７ 年 ，我有过几次脱离设计单
位 ，从政当“官”的“机会” ，但都给我婉辞了 。事
后 ，有的朋友以我未能抓住机遇而为我感到惋
惜 ，但我却从未有过丝毫的后悔或遗憾 。 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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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最适宜做什么 ，应该做什么 ，自己最清楚 。 也
许我并不缺乏行政工作能力 ，但我的性格以及
其他条件都不适宜从政当“官” ，勉力去做 ，对工
作 、对自己都不一定合适 。但对搞建筑创作 ，我
却满怀信心 。 因此 ，实事求是 ，拒绝诱惑 ，坚持
走自己应该走的路 ，这是我在经历了几十年风
雨后的感悟 ，对于自己的选择 ，我不能要求每一
个人的理解 ，但我想 ，时间和实践总是会使一切
慢慢清楚起来的 。

（十二）

辞去院长职务后 ，１９９２ 年 ７ 月我应华艺公
司之邀去香港工作 。 去香港的原意是双方合作
开拓国外市场 ，但从 １９９２ 年下半年起 ，国内建
设形势转入高潮 ，华艺公司的力量完全集中于
国内 ，在这种情况下 ，我在做了几个工程的方案
后 ，手持还有几个月才到期的护照 ，于 １９９３ 年
２月返回了杭州 。

应该说 ，去香港前 ，亦即在我辞去院长工作
后的 １９９２ 年以来 ，我已经能够把主要精力放在
技术工作上 。 这期间 ，我所承担一项比较主要
的 ，也是花去时间最多的任务是杭州铁路新客
站 。 早在 １９９１ 年 ，在我和杭州几个兄弟院领导
的强烈要求下 ，举办了由铁道部第四设计院 、浙
江省建筑设计院和杭州市建筑设计院参加的设

计竞赛 ，竞赛的结果 ，促成了方案联合设计组的
成立 ，并由我担任设计总负责人 。 为了做好方
案 ，联合设计组的同志集中在杭州郊区的一个
铁路单位进行现场设计 。 天气寒冷 ，身体不适
以及其他不便 ，都不能抵消因为可以集中精力
进行创作而产生的好心情 。 特别是在 ６０ 年代 ，
我搞过三年多铁路旅客站研究 ，对于旅客站设
计有一些想法 ，一直希望有一个实践的机会 ，杭
州站的设计 ，使我多年的愿望成为可能 。 在现
场三个月的工作中 ，我对设计中的问题进行反
复 、细致的思考 ，最近推出了立体组织流线的设
计方案 ，并且在铁道部和省 、市领导的支持下得
以审查通过 。 应该说这个方案的推出和通过 ，

表明了铁路客站设计观念的变化和更新 ，它的
意义也许超过这个设计本身 。遗憾的是由于资
金等原因 ，设计修改频繁 ，直至今年方始开工
建设 。

基于对建筑学的理解 ，也基于对当前建筑
设计工作范围过于褊狭的认识 ，我一直努力把
我们的工作与规划 、城市设计结合起来 。 这几
年 ，除了在包头 、绍兴等地做了一点工作外 ，比
较有成效的是 １９９３ 年与杭州市规划院合作完
成的杭州铁路新客站地区的详细规划 。 尽管该
地区所要求的开发强度很大 ，规划上有相当难
度 ，但通过对建设规模 、交通组织 、市政设施配
套以及城市景观的研究 ，提出并在一定程度上
解决了一些比较突出的矛盾 ，这不仅有利于城
市的开发和建设 ，而且对包括新客站在内的我
们所承担的这个区域内几个项目的设计 ，也有
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。

环境与建筑的整体设计 ，是这些年来我们
所面临的又一个重要课题 ，特别是在杭州 ，保护
西湖景观与很高的开发强度之间所产生的尖锐

矛盾往往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困难 ，几乎每一个
工程的方案都要经过反复多次的推敲和修改 ，
同时还要借助工作模型 、电脑合成以至电脑动
画生成等手段对建筑与环境的关系进行评价和

调整 。 在这种条件下 ，完成了解百商城 、浙江联
谊中心 、乐阳大厦等工程 。 如果从“纯建筑”的
观点看 ，这些项目的设计都有不少“遗憾” ，但建
筑学所具有的综合性 ，特别是近些年来日益凸
显的商品属性 ，使我们不得不从一个新的角度
来看待这些“遗憾”了 。

这几年 ，我们还加强了设计的观念以及建
筑空间和形式等方面的探索 ，我给我们作品的
定位是“现代的 、中国的” 。 除了上述工程外 ，上
海银舟大厦 、浙金广场 、联合国小水电中心 、江
干区人民政府以及海南商业广场和元华广场方

案等 ，都反映了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 。
１９９２ 年以后 ，我承担的项目较多 ，四五年

内承担项目的数量几乎相当于前 ３０ 年的一半 ，
·５０４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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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除了大环境的改观 、我的时间和精力也比较
集中以外 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得力于一个很
好的创作集体 ，１９９２ 年经院领导同意 ，组建了
建筑研究所 。 研究所是一个具有良好敬业精神
和开拓精神的集体 ，所内既包括有经验的老同
志 ，更多的是一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，他们在工
作上 、创业上给了我很多支持和帮助 ，没有他
们 ，没有这种构成合理 、运作灵活的创作机制 ，
要完成并且做好这么多的项目是不可能的 。

（十三）

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已经 ４０ 多年了 ，我也已
到了退休的年龄 ，但就创作心态而言 ，我感觉自
己正处在一个活跃时期 ，对于我 ，这是一个现实
的且有嘲讽意味的矛盾 。 年已 ８０ 的美国建筑
师菲利浦 · 约翰逊可以称自己正处于事业的中
期 ，并声言要工作到 １００ 岁 ，而国情和体制却使
我无法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 。 但是 ，几十年的
蹉跎 ，不仅使我对今天的创作环境十分珍惜 ，一

个中国建筑师的自信心和责任感也激发了我一

种信念 ：不论有什么困难 ，我一定会采取一切可
能的方式 ，把我的创作生涯继续下去 ，直到我不
能工作的时候为止 。

人生路漫漫 ，俯视蜿蜒曲折的来路 ，我的心
情是平静的 。 我很高兴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，
对自己的创作生涯作一个简短的回顾 。 说实在
的 ，岁月匆匆 ，步履匆匆 ，很少有时间审视过去
的足迹 ，做一个这样的自述 。

有人说“往事莫提起 ，提起泪满江河” ，有
人说“过去的一切将变成亲切的怀念” ，这都
是文人的心态 。 作为一个造屋者 ，抹去不平
的意气 ，丢掉无谓的傲慢 ，走出残留的阴影 ，
回首往事 ，映入我眼帘的 ，只有一张张图纸 ，
一个个模型 ，一座座建筑 ，这是最现实的 ，最
可欣慰的 。

人类已站在新旧世纪的交汇点上 ，我将从
容地跨过这历史的门槛 ，继续走自己的路 ，为了
心中的建筑 。

·６０４·




